
原始汉藏语中的介音问题
’

— 关于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理论思考之三

孙 宏 开

[提要』汉藏语系里大多数语言有介音
,

这走客观事实
。

但原始汉藏语的音节结构 中

是否有介音
,

是汉藏语 系语言研究中一直有争议的问题之一
。

它沙及到青节结构的

类型
、

介音的来源等众多问题
,

甚至还涉及到复辅音声母的结构和复辅音后 1 辅音历

史音变的脉络问题
。

本文首先讨论了介音的概念问题
,

界定了介音所指的 内容
,

并根

据藏细语族语言
、

苗琪语族语言
、

侗台语族语言介音历 史音变的方式和 内容
,

大体指

出了汉藏语 系语言中的介音是后起的语音现象
,

它的主要来源是复辅音后 1 辅音在

历 史音 变过程中逐步弱化
,

成为介音
。

文章最后还讨论 了与介青相 关的几个问题
。

本文是我对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类型思考的第三个问题
。

前两篇文章分别讨论了音节

结构中的复辅音问题和辅音系统间题
,

分别刊登在《民族语文 ) 的 1999 年第 6 期和 200 1 年第

1期上
。

讨论音节结构的拟测
,

本意是构拟原始汉藏语的语音框架
,

缕清原始汉藏语与现存汉

藏语系各语族所属语言的历史演变脉络
,

从而建立各语族
、

语支及语言之间的同源
、

对应关系
,

确定它们不同层次的同源词
,

并构拟每一个同源词的语音形式
。 ’

本文试图根据汉藏语系语言特别是藏缅语族语言的文献和现存的语言资料
,

结合苗瑶
、

侗台
、

南岛
、

南亚等语言介音的历史来源
,

对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中是否有介音的问题
,

发表自

己的一些不成熟看法
,

以抛砖引玉
,

征求学术界同行的看法
,

并得到学术界同行的指正
。

文章

将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

一 关于介音的定义

介音是从传统音韵学演化来的一个分析汉语音节结构的专门术语
,

与汉语音韵学的等呼

有密切关系
。

过去通常把汉语的音节分为头
、

颈
、

腹
、

尾
、

神
,

头指声母
,

颈指介音
,

腹指主要元

音
,

尾指韵尾
,

神指声调
。

近代以来也习惯把汉藏语系语言的音节分为声母和韵母
,

其中韵母

部分则包括了颈
、

腹
、

尾 3 个部分
。

但近代在原始汉藏语或上古汉语的构拟中
,

人们经常把复

. 本文为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墓金资助项目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

院合作的 (汉藏语同派词研究 )项 目的一个子课题
,

拟分 5 个部分开展研究
,

此部分为第 3 部分
。

文章完成后

曾在昆明举行的第 34 届国际汉藏语言及语盲学会议上宜读过要旨
,

并得到同行专家的指正
,

特此感谢
。



辅音的后置辅音 (声母部分 )也叫做介音
。

混淆了作为复辅音后里辅音的声母部分和作为韵

母部分的介音的界限
。

复辅音的后置辅音 (有人叫它
“

流音
”

)虽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为介音
,

特别是半

元音性质的〔一〕
、

〔
一

w
一

〕
,

与元音性质的【
一

i
一

]
、

〔
一 u 一

〕在语感上是非常接近的
,

但是我们不能忽

视的是
,

在部分藏缅语族语言里
,

半元音性质的复辅音后置辅音【j
一

〕
、

〔
一

w
一

」(有时候叫聘化辅

音和圆唇化辅音 )与元音性质的介音 [
一

i
一

]
、

[
一 u 一

]是不能棍淆的
。

但这是历史音变的概念
,

并

不是所有的语言都会发生这种转化
,

而且不同的语言是否转化
,

怎样转化
,

是有很大差异的
。

因此
,

在未转化前
,

它们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音素
,

有必要加以区别
。

否则在拟测原始汉藏语的

过程中会发生概念上的混淆
。

我们已经看到
,

在构拟原始汉藏语的不同层次的音节结构时
,

人们的想法并不完全一致
。

目前已经有许多学者著书或著文讨论汉藏语系语言不同层次的原始母语的音节结构问题
。

例

如
,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汉藏语系语言研究专家马提索夫教授在构拟原始藏缅语的音节

结构时
,

建立的理论框架是
: ①

*
( P ) ( P ) C i ( G ) ( V ) (

:
) ( C f ) ( S )

前缀 前缀 词首辅音 流音 元音 长度 词尾辅音 后缀

香港科技大学丁邦新先生在《上古汉语的音节结构》②一文中将上古汉语完整的音节结构

拟测为
:

* ( C ) C ( C ) ( S ) ( S ) V C

辅音 辅音 辅音 介音 介音 元音 辅音

潘悟云先生在 (汉语历史音韵学 )一书中
,

对上古汉语的音节类型有 (I 声母 )
、

(F 韵母 )
、

M

(介音 )
、

v (主要元音 )
、

(E 韵尾 )的设计
,

③但是
,

他把半元音 [
一

w
一

」
、

〔一〕等看作了介音
。

同样

在施向东先生的《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④一书
,

在谈及介音时
,

也把复辅音的后置

辅音〔
一 r 一〕

、

卜w
一

]等看作为介音
。

从各家关于音节结构构拟的陈述中
,

我们可 以看到
,

马提索夫所指的流音 [
一 r 一

]
、

[
一

l
一

]
、

〔
一

w
一

〕
、

〔
一

y
一

」( [
一

y
一

〕实际应该是 〔
一

j
一

〕)
,

从音节的位置上看
,

应该是复辅音的后置辅音
,

这仅仅

是名称上的不同
。

可以看到
,

马提索夫在构拟原始藏缅语时仅仅构拟了流音 (复辅音后置辅

音 )
,

没有构拟属于韵母部分的介音
。

丁邦新在构拟上古汉语时既构拟了复辅音的后置辅音

(注意
:
无论前置辅音还是后里辅音他都用括号把它括了起来 )

,

也构拟了介音
,

而且还构拟了

两个介音
。

而潘
、

施两位学者则没有区别作为声母部分的复辅音后置辅音和作为韵母部分的

介音
。

存在上述这种认识和处理上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我们暂且不去详细分析它的来龙去

脉
,

但时至今 日
,

我们在深人探讨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的时候
,

需要把它们比较严格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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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
,

商务印书馆
,

199 8 年
,

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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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潘悟云
: 《汉语历史音韵学》

,

上海教育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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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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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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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区分是必要的
。

二 原始汉藏语是否有介音

现代汉藏语系语言
,

一般有「
一

i
一

]
、

〔
一 u 一」

、

「
一

y
一

」等 3 个介音
,

有少数语言还有卜uI
一

]介音
。

汉语中〔
一

i
一

〕
、

【
一 u 一

〕
、

【
一

y
一

1介音的分布不均匀
,

有的方言多
,

有的方言少
,

有的方言使用频

率高
,

有的方言使用频率低
。

经过比较研究证明
,

汉语中的介音是后起的语音现象
。

侗台语是介音比较丰富的语言
,

除了黎语支语言介音较少
,

出现频率比较低外
,

几乎大部

分语言都有 [
一

i
一

]
、

卜
u 一

]介音
,

而且使用频率都比较高
。

少数语言还有 [
一

uI
一

]介音
。

不过
,

在侗

台语族的语言里
,

为了使韵母系统简化
,

往往把 〔
一

i
一

〕介音处理为声母的腮化
,

用在声母后面加

【j
一

〕的方法表示
,

同样〔
一 u 一

」介音用在声母后面加圆唇化符号 〔
一

w
一

」的方法表示
。

泰语
、

老挝

语
、

壮语南部方言以及松佬语里还有 [
一

斑
一

]介音
,

毛南语是在声母后 面加卜Y
一

]表示「
一

ut
一

]介

音
。

根据以上情况
,

梁敏
、

张均如在他们合著的《侗台语族概论》一书中构拟了 〔
一

i
一

]
、

〔
一 u 一

]
、

〔
一

uI
一

」等介音
。
①

苗瑶语里介音分布不平衡
,

总体来看
,

比侗台语里少
,

使用频率也比侗台语里低
,

尤其是苗

语支的介音相对来说比瑶语支少
,

金语支是苗瑶语族中介音较多的一个语支
。

苗瑶语里的介

音主要有〔
一

i
一

〕
、

〔
一 u 一

】两个
。

在王辅世
、

毛宗武合著的 《苗瑶语古音构拟》一书里
,

构拟的介音

仅仅有〔
一 u 一

]
,

仅出现两个韵
,

即
· u 。 :0 和

* u
叨

,

而且使用频率极低
。

但我们注意到作者在构

拟声类时
,

却构拟了大量带 〔一 ]
、

[
一

w
一

〕等聘化和圆唇化的复辅音
,

甚至还有带【
一

wj
一

】形式的复

辅音
。

例如
: * m

bwj
、 * m

wjP
、 * dWjZ

、 * s
wj

、 * dwj
、 * n

wtj
、 * q lwj 等②

。

我们还不十分明白这

类带〔
一

wj
一

〕形式的构拟
,

它所代表的语音形式是否与〔
一

y
一

〕介音有关
,

但苗瑶语族里现代各方

言的语音形式已经很少见到带〔
一

y
一

〕介音的词语了
。

藏缅语族语言似乎比上面已经介绍的几个语族的语言情况要复杂得多
,

7 世纪的藏文既

有 [ j
一

〕
、

「w
一

]起首的音节
,

也有表示复辅音后置辅音【一〕
、

〔
一

w
一

」的符号
,

但是没有表示 〔
一

i
一

〕
、

〔
一 u 一

〕介音的任何字母或符号
。

11 世纪的缅甸文与藏文的情况有点相似
,

既有【j
一

〕
、

【w
一

〕起首

的音节
,

也有复辅音后置辅音【j
一

〕
、

〔
一

w
一

」的符号
,

但没有表示 [
一

卜〕
、

卜
u 一

]介音的符号
。

藏文

和缅甸文的语音结构反映了部分藏缅语族语言在一定历史阶段的介音情况
。

在藏缅语族各语支的语言里
,

介音的情况差异极大
。

主要表现在藏语支语言介音分布极少
,

使

用频率极低
。

但藏语支的白马语则介音相当丰富
,

有 〔
一

i
一

〕
、

〔
一 u 一

]
、

〔
一

y
一

〕3 个介音
,

而且使用频

率相当高
。

彝语支语言大多数语言有卜i
一

]
、

[
一 u 一

」介音
,

没有 [
一

y
一

〕介音
,

而且 〔
一 u 一

」介音的使用

频率比〔
一

i
一

]介音高
,

部分语言没有任何介音
,

如拉枯语
、

彝语北部方言等
,

但也有个别语言不

仅有 〔
一

i
一

〕
、

〔
一 u 一 〕

、

〔
一

y
一

」介音
,

还有 [
一

也
一

〕介音
。

例如怒族怒苏语
,

以 〔
一

i
一

〕介音组成的韵母有 20

个
,

以 [
一 u 一

]介音组成的韵母有 18 个
,

以 [
一

y
一

〕介音组成的韵母有 7 个
,

还有以 〔
一

uI
一

]介音组成

的韵母 2 个
,

③这种复杂的介音状况在藏缅语族语言里是少见的
,

甚至在汉藏语系语言里也不

多见
。

羌语支语言是介音比较丰富的一个语支
,

一般都有 〔
一

i
一

〕
、

〔
一 u 一

〕
、

〔
一

y
一

】3 个介音
,

如羌

梁敏
、

张均如
: 《侗台语族概论》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6 年
。

王辅世
、

毛宗武 : 《苗瑶语古音构拟 )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 5 年
,

第 41 一4 页
。

孙宏开
、

刘璐
:

《怒族语言简志 (怒苏语 ) )
,

民族出版社
.

19 86 年
,

第 9
一

1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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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

普米语
、

史兴语等 ;部分语言有 〔
一

i-]
、

〔
一 u 一

]两个介音
,

刚刚出现【
一

y
一

1介音
,

使用频率还非常

低
,

如木雅语
、

札巴语
、

贵琼语
、

尔苏语
、

纳木义语等 ;少数语言仅有 2 个介音〔
一

i
一

〕
、

〔
一 u 一

〕
,

如嘉

绒语和尔龚语
。

缅语支和景颇语支都有介音
,

但比羌语支少
,

一般仅有 [
一

i
一

〕
、

[
一 u 一

]介音
,

部分

语言只有【
一

i
一

」音
,

在语音系统中往往用【一〕表示
。

克伦语支的语言有 〔
一 u 一

」①介音
,

有的支系

除了〔
: u 一

〕以外
,

还有 [
一

i
一

]介音
,

使用频率比较高
。

那嘎
一

博多语支有 [
一

i
一

l
、

[
一 u 一

]两个介音
,

也

有以有「i
一

]
、

【
u 一

」介音起首的音节
,

资料中往往标记为【y
一

]
、

【w
一

]
,

但相结合的复元音数量不

多
,

使用频率不高
。
② 这个语支中有的语言没有介音

,

如那嘎语组的昌语 ( C h a n g )
。

库基欲语

支的语言一般都有〔
一

i
一

〕
、

〔
一 u 一

]介音
,

也有以〔i
一

〕
、

〔u 一

〕介音起首的音节
,

情况与那嘎
一

博多语支

相类似
。

喜马拉雅语支分东
、

中
、

西 3 个小支
,

介音情况差别很大
,

西支中的大部分语言都有

〔
一

i
一

]
、

〔
一 u 一

]介音
,

如伐尤语有 〔y
一

〕
、

【w
一

〕两个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介音
。
③ 西支中的基兰提语组

多数语言也有数 t 不等
、

使用频率有高有低的【
·

i
一

]
、

[
一 u 一

]介音
。

喜马拉雅中支的一些语言介

音情况有很大差别
,

有的语言介音非常丰富
,

例如苏龙语有 〔
一

i
一

〕
、

【
一 u 一

〕
、

〔
一

y
一

」3 个介音
,

还有

[
一

山
一

]介音
。

[
一

i
一

]介音构成 12 个韵母
,

【
一 u 一

]介音构成 7 个韵母
,

[
一

y
一

1介音构成 4 个韵母
,

[
-

uI
一

]介音构成 3 个韵母
。

同一地区的博嘎尔路巴语以及再向东的义都路巴语则都仅仅有 [
一

i
一

]

介音
。

语言学家们构拟南岛语的音节结构类型是 CV CVC 型
,

与我们上面介绍的音节结构类型

完全不同
,

但原始南岛语有【一〕
、

〔
一

w
一

〕起首的音节
,

也有类似上述各语族的介音
。
④ 近年来

,

有人提出上古汉语以及藏缅语族语言有一个半音节的说法
,

⑤似乎拉近了南岛语与汉语
、

侗台

语
、

苗瑶语
、

藏缅语之间的距离
,

特别是迁徙到海南岛占人的后裔所使用的回辉语
,

在周边语言

的影响下
,

很快在音节结构及声调产生方面发生了明显接近周边语言的类型转换
,

因此原始南

岛语介音的状况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并借鉴
。

有人认为南亚语系的孟高棉语族与汉藏语系有亲缘关系
,

在此我们也分析一下孟高棉语

族音节结构中介音的状况
。

现存中国境内孟高棉语族的语言
,

有 [
一

i
一

]
、

[
一 u 一

]
、

[
一

也
一

13 个介音
,

但根据孟高棉语族语言研究的学者认为
,

原始孟高棉语族是没有介音的
。 ⑥ 介音是后起的语

音现象
。

上面我们分析了各语族介音的状况
,

表明介音在不同的语族
·

语支中出现的数量
·

频率 :

分布等有很大的差别
,

有的语族介音明显是产生不久的语音现象
。

不同学者在处理介音的方

① 黄布凡主编 : 《藏缅语族语言词汇集 )中克伦语词汇和音系部分
,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199 2 年
。

② 相关情况请鑫阅西田龙雄
: 《语言学大词典》上

、

中
、

下 3卷的藏缅语族语言部分的条目
.

日本三省堂
,

19 88
一

1989 年
。

J

③ 详见 肠 y d M i
e h` lo v 一ky“ G枷

m川二 d e la l』叫护 e Hayu
” U in

v

o i yt M i
c代石10 In et rr . t i

o

aln
,

A n n

rA加
r ,

M ie h i ga
l l ,

U SA 19 84
.

④ 何大安 : (论原始南岛语同探词 )毅(中国语育学的新拓展 )
,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

1999 年
,

第 75 -84
页

。

⑤ 洛悟云
:

《汉旅语中的次要音节》
。

作者在结论 中认为
“

在东南亚的语言中
.

除了从一个半音节发展

为带复辅音的单音节的音变外
,

也有倒过来从一个带复辅音的音节拆分为一个半音节的例子
。 ”

文章载《中国

语言学的新拓展 )
,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

199 9年
,

第 144 页
。

⑥ 详见奴其香
、

周植志《中国孟高棉语族语言与南亚语系》一书的
“

语音探流
”

一节
。

中央民族大学出

版社
,

199 5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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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也有一定的差异
。

根据藏缅语族乃至汉藏语系各语言的资料
,

以及各语族语言音变的历

史过程看
,

参照上古汉语的语音拟测
,

我们推断
,

原始汉藏语可能是没有介音的
,

介音是汉藏语

系后起的一种语音现象
。

三 关于介音的来派

我们从大量亲属语言的比较中发现
,

汉藏语系各语言中音位系统的差异很大
,

介音的分

布极不平衡
,

有的丰富
,

有的贫乏
,

有的作用大
,

有的作用小
,

有的使用频率高
,

有的使用频率

低
,

有的语言至今还没有介音
。

通过深人的比较研究
,

我们发现
,

介音的来源是比较复杂的
,

但

其中一个主要来源是复辅音历史演变过程中其后置辅音弱化造成的
。

在前面讨论原始汉藏语复辅音问题时我曾经在讨论后置辅音的演变时提到过
, “

马提索夫拟

测的这类复辅音有 4 个
,

即 〔r 〕
、

「l〕
、

〔w 〕
、

【y 〕(实际应为〔j〕)
,

从藏缅语族语言的语音历史演

变情况看
,

这 4 个音似乎不在一个层次上
,

也就是「r
]

、

〔l] 是一个层次
,

【w 〕
、

【y ]是另一个层

次
,

前者是语系层次的特点
,

后者可能是语族层次或语支层次的特点
。 ” ①汉藏语系语言里的介

音是从复辅音的后置辅音发展起来的
。

它们的主要发展途径是
:

* *
[
一 r 一 〕

、

[
一

l
一

] *
*

[
一

w
一

〕
、

[一〕 * [
一 u 一

] ( u 一

)
、

[
一

i
一

】( i
一

)

请看下面几组侗台语族语言的例证
: ⑦

“

鱼 ? :
泰语 p laz

、

邑宁壮语 p lal
、

武鸣壮语 p la ’ 、

拉咖语 p hl a ,

一傣语傣拉话 对
a , 、

壮语龙州

话 树
a ’ 、

壮语柳江话 丙
a , 、

布依语 树
。 , 。

“

敞开
” :
琶宁壮语 p laD

, 、

武鸣壮语 p l叼
, 、

黎语 lP oD
’
叶傣语傣拉话丙o0

, 、

水语 pj 鱿扩
、

毛南

语 jP
a习, 。

“

翻开 (肠子 )
” :
琶宁壮语 p:lo

n , 、

武鸣壮语 p:lo
n , 、

黎语 p l也n ,
* 柳江壮语 jP

。 : n , 、

侗语

jP i n , 、

莫语 p i n , 、

布依语 p i n , 、

德宏傣语 p i n , 、

老挝语 p i n 4 。

“

额
” :
石家 p haar k

、

琶宁壮语 p hl 鱿 k ’ “ 、

武鸣壮语 p:la k
, 、

拉如语 p城 k g
* 傣语傣拉话

p hj
a :坦 , 、

壮语龙州话 p hj o k , 、

壮语柳江话 丙
a : k , 、

布依语 丙矿
、

侗语 丙。 k , 、

水语 丙
a : k , 、

莫语

jP a : k
g 、

佯俊语 p w a : k g 、

松佬语 p y a : k , 。

“

石山
” :
石家 p haar

、

琶宁壮语 p h l a , 、

武鸣壮语 p l a , 、

拉咖语 p la
`

一松佬语 p y a , 、

壮语龙州

话 p hj
a , 、

壮语柳江话 jP
。 , 、

毛南语 jP
a , 、

莫语 jP
a ’ 、

布依语 jP
。 , 。

上面是唇音和后 t 辅音构成的复辅音的音变例证
,

下 面我们再举一组舌根音带后置辅音

〔
一

卜〕的对应例证 :

泰语 琶宁壮语 武鸣壮语 柳江壮语 松佬语 布依语

稻秧 u a , k l a ,

kj
a ,

kj
a , k y a ,

够a ,

鼓 以。 : 。 , k l。 : 。 ,

kj
。 : 。 ,

kj
o : 。 ,

枷。 ,

卷 (席 ) k l i: n , k i部
, k v i: n , k丫。 : n ,

远 以 ia , k l ia ,
kj

a i ,
kj ia ` e e ` 够a i ,

中间 H a : 。 , k l a : 。 ,
kj

a : 。 ,
kj

a : 。 ,

枷
: 。 `

① 孙宏开
:

《原始汉藏语的复辅音问题 )
,

《民族语文 )l 999 年第 6 期
。

② 例证引自梁敏
、

张均如
:

《侗台语族概论》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6 年
。



( 鱼 )鳞 k l e t , k l o p ,
kj

a p , k ip ,

扭
t ,

上面举了侗台语的语音演变例证
。

表明复辅音后置辅音 〔小〕变仁一〕
,

而个别语言变 【
-

Y
一

」(
一

uI
一

)或 [
一 v 一

」(
一

-u )
,

《侗台语族概论》的作者也拟测了带后置辅音 〔
一 r 一

」的复辅音
,

但它在

侗台语里已经不十分典型
,

因为现在的侗台语里已经很少存在带后置辅音 [
一 r 一」的复辅音了

,

甚至连〔r 〕作声母的情况也十分少见
。

苗瑶语族语言里也同样不乏侗台语族语言里相类似的音变或对应的例证
。

请看下面一组

例子
: ①

高坡苗语 东山瑶语 吉卫苗语 布努语 巴哼语 览金瑶语

五 p l a 24 p l a , 3 p孔a , ,
jP
。 , ,

jP
a , ,

jP
a , ,

家 p l二 ` , p la , , p孔也44 jP
e 4 ,

jP
o 4 ,

jP
a u , ,

鱼 m p l二 , ` b la ` , m孔u ? , , m pi e 23 2 m jP
o 4 ,

bj
a u , ,

竹笋 m p l u 22 Pl a i , , m孔a 4 , m jP。 , 2 , m p 6 ,“ 句“
,

四 p lo 24 p l o i
, ,

p孔e i” 妊a , , p i
, ,

jP
e i , ,

舌头 m p le , , b l i
n ` ,

mj
a , ,

fnt
a 34 m p 6一42 bj

e t , ,

毛 lP
o ,` p l i , ,

户
, , t耘 24 iP

, ,
jP

e i , ,

稻子 m p一二” b一au
, , n山 , , n呀

e , , m p均。 , , b一a u , ,

辣 m P Ia ” b lan 心 m砂 i” m jP
o , , m p 6 x̀

bj at , ,

这组例证与侗台语的音变规律十分类似
,

值得注意的是带后置辅音〔
一

l
一

」的高坡苗语和东

山瑶语
,

到吉卫苗语中大多读成了带后置辅音 〔
一

扮〕的复辅音
,

可见后置辅音 〔小〕
、

〔
一 r 一〕

、

〔
一

孔
一

]在具体语言或方言里
,

经常可以互相转化的
。

但在其他语言里
,

则弱化为聘化音【一〕
,

这是一种音变趋势
,

前者较为少见
,

后者几乎在汉藏语系语言里经常可以发现
。

这种例证往往

在藏缅语族语言里也常常可以看到
。

请注意缅甸语中的一组例证
:

缅甸文 演变中间阶段 (假设 ) 现代仰光缅甸语读音

经典 k l a m ,
(碑文 ) kj 。 , , 够 ( i ) 。

, ,

搞下 kh l a ,
(碑文 ) khj

a , ,

幼 ( i )
a , ,

害怕 k o k kj 。 , 44 够 ( i ) 。 u , 44

六 k h o k khj 。 , 44
吵 ( i ) a u , 44

① 例证引自王辅世
、

毛宗武
:

《苗瑶语古音构拟》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 5 年 5 月
。



擦 k h r a s

星辰 g or h

khj
e , 44

蜘
o h , ,

够h ( i )
e , 44

dm ( i )
o , ,

前面 h er
`

hj
e , , 9 ( i ) e , ,

这一组例证是舌根音加后置辅音〔
一

l
一

〕
、

【
一 r一

]构成的复辅音的演变情况
。

我们知道
,

缅甸

书面语中
,

到群众 口语使用缅甸文字的时候
,

复辅音后置辅音 [
一

l
一

]已经基本消失
,

仅仅在佛经

的碑文中还能看遗迹
,

因此这里引用的资料是碑文中的例证
。

但带后置辅音【
一 r 一〕的复辅音在

缅甸书面语中还大量存在
。

从这组例证中我们可以看到 [
一

l
一

]
、

[
一 r 一

]等复辅音后置辅音向介音变化的例证
,

首先它们

演变为基本辅音的聘化
,

最后腮化舌根塞音演化为舌面塞擦音
。

目前我们在记录舌面塞擦音

时一般都省略了〔
一

i
一

〕介音
,

但实际上在舌面塞擦音和主要元音之间是有 〔
一

i
一

〕介音的
。

这种例

证与苗瑶语
、

侗台语中的音变规则非常相似
,

似乎汉语中也有类似的演变情况
,

只不过我们仅

仅能从方言的音变规律中看到后半段的演变过程
,

而前半段的演变情况只能靠构拟来推测
。

下面我们再举一组唇音带后置辅音〔
一

l
一

〕
、

【
一 r 一 〕的演变例证

。

缅甸文 现代缅甸语读音 仰光缅甸语实际音值

做 (事情 ) p一u ,

jP u , , p i u , ,

说 p灼 ,
jP。

, , p i。 , ,

梳 (头 ) p h ir , p hj i , , p h i , ,

告诉 p。 , p r a ,
jP o 22 jP a , , p i。 , , p ia , ,

回答 p h er , p hj
e 22 p h i e 22

城市 m or
,

mj
。 , , m i。 , ,

埋 (东西 ) hm ur p 誉j
o , 44 誉10 , 44

这组例证中主要是双唇音带后置辅音 〔
一

l
一

〕
、

〔
一 r一

」的演变例证
。

在第一阶段
,

复辅音后置

辅音的演变方式与上面舌根音带后里辅音的演变情况非常相似
,

〔
一

1
一

〕
、

〔
一 r 一〕都演变为【j

一

l
,

但

第二阶段的演变则有所不同
,

舌根音受胯化音的影响变成了舌面塞擦音
,

而双唇音的胯化没有

使基本辅音变为塞擦音
,

而是向 [
一

i
一

]介音的方向发展
。

上述这种演变方式与藏语不同
,

我们从藏文和藏语方言的语音演变的对应中可以清楚地

看到
,

带后置辅音【
· r 一 〕的复辅音

,

不管与舌根音还是双唇音结合
,

在现代藏语拉萨话里都读成

卷舌塞擦音
,

有的语言还分化出舌叶塞擦音
,

如白马语等
。

而带【一 ]后置辅音的复辅音
,

在现

代藏语拉萨话里都读成舌面塞擦音
。
① 这就是为什么藏语支语言的塞攘音多于缅语支

.

而缅

语支的介音多于藏语支的基本原因
。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羌语支语言的情况
。

羌语支语言是既有丰富的塞擦音
,

又有丰富的介

① 例证见孙宏开执笔的(藏缅语语音和词汇 )的导论部分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 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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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

这些语言的演变规律既不同于缅语支
,

也不完全同于藏语支
。

请先看下面一组例证
:

北部方言 南部方言

麻窝羌语 芦花羌语 桃坪羌语 增头羌语

小麦 “ l。 “ l。 即。 , ,

( b孔i , ,
) 别。 , ,

迟
,

慢 万l a 讯。万 la 即
e , ,

加
e , ,

他们 ( t h a
) x la ( t h。 ) x l a ( th a , ,

) x u a , ,
( 山

a , ,
) x u a , ,

老鹰 x l u x l o x u a , , x u a , ,

白天 (
s t i a ) x l u

(
s t ia ) x l o

(
n 。 , ,

) x u a , ,
( h n 。 , ,

) x u a , ,

这是一组比较典型的复辅音后置辅音〔
一

l
一

〕演变为〔u] 介音的例证
,

羌语北部方言比较古老
,

保

留的复辅音比较多
,

北部方言里的复辅音
,

在南部方言里演变为单辅音
,

其中复辅音的后里辅

音〔
一

1
一

〕演变为【u 〕介音
。

根据藏缅语族语言的语音演变情况
,

我们可以推测羌语中的基本辅

音【x 」
、

〔司是从小舌部位的塞音弱化以后演变来的
,

因此它应该算作基本辅音而不是前置辅

音
。

这种结构的复辅音目前在藏缅语族语言里已经比较少见
,

我们从古藏文和古缅文的语音

结构可以看到这种结构的残存现象
,

在喜马拉雅地区的一些保守的藏缅语族语言里也有这种

结构的残存现象
,

因此我们判断
,

羌语支语言里带后置辅音 〔小〕的复辅音是比较古老的语音

现象
,

这种现象在苗瑶语
、

侗台语里也有遗存
,

但它们的演变方式不同
。

至于羌语支语言里复

辅音演变为塞擦音的情况
,

其中有的与藏语支语言接近
,

如带后置辅音 [
一 r 一」的复辅音演变成

卷舌塞擦音就与藏语相同
,

有的有它自身的演变规律
,

如羌语支语言里的舌叶塞擦音
。①

汉藏语系语言里的介音除了与复辅音的后 t 辅音有关以外
,

还有许多其它来源
,

例如
,

部

分双唇塞音声母在历史音变过程中弱化为半元音 [侧
,

最后成为介音 [
u 〕

,

例如缅甸语中有

「司声母
,

它往往与同语族的双唇音声母对应
:

“

分 (粮食 )
” :
缅甸文 w e , ,

缅甸语 w e 22
,

独龙语 w of , , ,

与藏缅语族语言中的门巴语 b u 习
,

史

兴语 比 33 bu
5 , ,

彝语 b lu 33
,

傈僳语 be ” ,

纳西语 vb ”
,

哈尼语 场” ,

拉枯语 那
, , ,

土家语 户ilz
,

格曼

语 p QJ 55
,

达让语 p e 。” 等唇音声母有对应
。

“

孵 (小鸡 )
” :
缅甸文 w QP

,

缅甸语 w 。 , 44
,

白语 ue J 44
,

与藏缅语族语言中的门巴语 b u习
,

普

米语 p。 , , ,

彝语
v : , , ,

纳西语 b y ”
,

拉枯语 p h。 , , ,

基诺语 p h o , , ,

土家语 p h山 e , , ,

阿侬语 b
umt

, , ,

景

颇语 phu m 55
,

洛巴语 p ue 3 ,

等唇音声母有对应
。

“

(肚子 )饱
” :
缅甸文 w a ` ,

缅甸语 k a , , ,

尔苏语 k a , , ,

札巴语 l u , , k i , , ,

阿昌语 孔u a , ` ,

与藏缅

语族语言中的贵琼语 p o s ,
kn

u ”
,

彝语 bO 33
,

傈僳语 bo 44
,

哈尼语 px33
,

拉枯语 b u ” ,

白语 b尹
,

基

诺语 尹 PutJ
33
等唇音声母有对应

。
②

“

猪
” :
缅甸文 w

ak
,

缅甸语 w c , “ ,

札巴语 w尹
,

景颇语 w户
, , ,

独龙语 w d ’ ,

尔龚语 va
,

尔苏

语
v
扩

, ,

哈尼语
v

罗
,

拉枯语 vA
ZI ,

彝语 va l3 ,

载瓦语 va 户
,

怒苏语
v

少
, ,

与藏缅语族语言中的藏

文 p h a g p a ,

门巴语 p h ^ , , , ,

羌语 p a , , ,

嘉绒语 P砍
,

史兴语 b i e , , ,

纳西语 b u ` , ,

达让语 b坦
, `

l i a i , , ,

① 孙宏开
:

《原始汉藏语的复辅音问题》
,

《民族语文 )l 999 年第 6 期
。

② 本组例证引自藏缅语语音和词汇编写组
: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 1 年
,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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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都语 bi
s, iI’ 5
等唇音声母有对应

。

〔w
一

」与唇音声母的对应说明了 〔u] 介音的另一个来源
,

同样我们从缅甸文字过去读【r 〕

而现在读「j l的对应中看到了〔i] 介音的另一个来源
,

这种对应和它们作为复辅音的后置辅音

的演变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
。

例如
:

缅甸文 现代缅甸语读音 仰光缅甸语实际音值

到达 均k ja
u , 44 i o u , 44

肿
,

浮肿
r 。。 ,

j a : ” i a : ”

百
,

一百 or
,

ja , , i a , ,

得到 ar ,
ja

, , i a , ,

茎 a ,
or , a , , jo , , a , , 10 , ,

敌人 ar n ,山 u ,
j五” te u , , i a ” t e u , ,

尽管如此
,

我们还是认为
,

作为介音的 [ i〕
、

[u] 和单独作为声母的「j
一

]
、

〔k
一

]是有区别的
,

从藏缅语族语言的历史音变过程来看
,

单独作为声母的 [ j
一

〕
、

【k
一

〕要远远早于作为介音的 [ i 〕
、

「u]
,

前者应该早在原始汉藏语的时期就已经陆续产生
,

而后者则在历史音变的过程中才陆续

发展起来
。

介音的再一个来源是单元音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分化
,

特别是【i ]
、

「u] 等高元音的分化
。

根据我们对藏缅语族语言历史音变的观察
,

以【i〕
、

「u] 等高元音为主要元音的韵母
,

不管其是

否带韵尾
,

在历史音变的过程中
,

都有可能分化为带 [ i 〕
、

〔u] 等介音的复元音
,

尤其是带辅音

韵尾的「i〕
、

〔uj 韵母
,

在韵母脱落过程中常常会使主要元音分化为带【i」
、

「u 」介音的后响复元

音
。

这一方面的例证在藏缅语族语言里几乎是俯拾皆是
,

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
。

至于 [ y 〕
、

【uI ]两个介音
,

也明显是后起的语音现象
,

关于这两个介音的来历有以下几点

需要说明
:

第一
,

「y〕介音在汉藏语系语言里出现的频率很低
,

以至于 目前许多汉藏语系语言仍然没

有产生 [ y 〕介音
。

在藏缅语族语言里
,

目前还不到一半的语言有 [ y 〕介音
,

甚至连【y 〕作为一个

独立音位做主要元音的也不是很多
。

第二
,

【y l介音在一部分藏缅语族语言里仅仅出现在舌面前辅音的后面
,

它往往与仁u] 呈

互补状态
,

开始的时候并不是独立的音位
,

可以看作是〔u] 的一个变体
,

一直等到它扩散到舌

尖辅音〔n]
、

【l] 等后面以后
,

才逐步与【u] 出现对立现象
,

成为一个独立的音位
,

如汉语普通话

里的
“

普
”

和
“

吕
” 、 “

弩
”
和

“

女
”

的不同
,

同时出现【y] 和【u] 作介音的对立现象
,

如汉语普通话

里的
“

冤
”

和
“

弯
”

等两个不同的韵母
。

根据汉藏语系语言的资料分析
,

摄 口 呼的【y」介音从来

源看
,

仍然是合 口呼【u]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分化的结果
。

第三
,

〔uI ]介音在汉藏语系语言里虽然出现的频率很低
,

但有它自己的发生和发展的规

律
,

它往往也是复辅音后置辅音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在一定的语音环境中产生的
。

我们仔细



分析一下松佬语中复辅音后置辅音 〔
一

Y
一

」(实际为【。 〕介音① )与亲属语言对应的情况就不难

发现它与泰语
、

壮语中的复辅音后置辅音 [
一

l
一

]有明显的对应关系
。

四 相关的几个问题

上面我们简要分析了汉藏语系语言里 [
一

i
一

]
、

[
一 u 一

]
、

[
一

y
一

]
、

[
一

uI
一

]等 4 个介音的来源
。

具

体语言事实表明
,

汉藏语系语言里的介音都是后起的
,

是从复辅音的后置辅音在长期的历史音

变过程中陆续发展起来的
,

由于不同的语言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有快有慢
,

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

演变方式
,

因此呈现出汉藏语系语言目前在介音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
。

下面就原始汉藏语系语言中与介音相关的几个问题发表个人的一些看法
,

以求教于学术

界的同行
。

1
.

介音是汉藏语系语言音节结构类型中的一个重要音素
,

也是汉藏语系语言音节的一个

重要特点
,

为什么在音节的这个位置只能出现 〔
一

i
一

〕
、

〔
一 u 一

]
、

〔
一

y
一

]
、

〔
一

班
一

〕(其中前两个是主要

的
,

是汉藏语系大多数语言都有的 )这些高元音
,

而不能出现别的元音 ;为什么这些语音的产

生往往在历史上与某些语音要素的消失有关 ;为什么这些语言介音的出现会影响汉藏语系语

言大量塞擦音的产生 (至少 1 套
,

汉语普通话里有 3 套
,

最多有 5 套 )
。

这些间题都不是偶然的

现象
,

虽然看起来这些是语言类型学方面的问题
,

但我们认为这些问题都是有其内在的历史联

系的
,

不可能割断它们与历史语言学的联系
,

因为语言类型 的历史演变也有其一定的内在规律
J

性
。

根据目前研究
,

我们初步发现
,

介音是原始汉藏语中音节结构类型中某个语音要素在长期

历史音变的过程中消失以后才逐步产生的
。

但为什么要发展出介音来
,

则与汉藏语系语言的

原始音节结构的复辅音类型有密切的关系
,

特别与复辅音的后 t 辅音有密切关系
,

我们只有正

确解释了汉藏语系语言音节结构中介音的性质和来源以后
,

才有可能正确解释现存汉藏语系

语言各种不同音节结构类型的共性和复杂性
,

也才能解释汉藏语系语言语音演变的历史过程
.

从而正确识别汉藏语系语言内部各语言之间的同源词
。

2
.

汉藏语系语言的介音与汉语音韵史的等呼密切相关
,

如果说原始汉藏语没有介音
,

这似

乎也意味着
,

汉语里的等呼问题也是后起的语音现象
,

虽然我们目前很难描绘出从原始汉藏语

到原始汉语那段时间里汉语的语音面貌究竟是什么样子
,

汉语中的复辅音结构是怎样的
,

是否

已经产生了介音等等
,

但至少我们可以从两个方向来拟测汉藏语系各具体语言在不同历史阶

段的大致轮廓
,

一是从现在往上推
,

正是我们 目前许多汉语史研究者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人员

正在努力的主攻方向
。

另一方面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已经掌握的资料从上往下缕
,

或者两者

结合起来做
。

如果是后者
,

我们就不仅应该注意中古汉语和汉语方言的研究成果
,

而是更应该

多注意与汉语有亲属关系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现状和历史演变脉络方面的成果
,

因为语言演变

的不平衡能为我们提供许多可以借鉴的历史遗迹
,

可以开阔我们的思路
,

可 以少走弯路
,

也可

以使我们的研究成果经得起客观实际和时间的检验
。

因为不管是十多亿人口使用的大语种
,

或者仅仅有几百人使用的小语种
,

在整个汉藏语系历史脉络演变研究的天平上
,

其重量应该是

没有多少差别的
。

3
.

近几年来
,

国内汉藏语系语言研究已经形成一个小的高潮
,

不少研究课题或博士论文

① 详细说明见王均
、

郑国乔
:

《松佬语简志》民族出版社
,

19 50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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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汉藏语系为研究对象 (据不完全统计仅博士论文就有 o r多篇 )
,

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
,

其中

也不乏有真知灼见者
。

但是应该指出
,

汉藏语系包括数百种差异极大的语言
,

如果我们仅仅把

其中一两种差异极大的语言拿出来论证它们的同源关系
,

我们不敢说这种工作的难度和可靠

性
,

也不敢评论这种研究的结论是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

单从他的结论是否能够解释研究对象

领域所包括的一些语言事实时
,

就使我们感到这种研究无论在资料的占有
、

研究的思路还是方

法论等方面都存在这样或那样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有的论文甚至单纯从同源词的角度讨

论汉藏语系与印欧语系的同源关系
,

有的讨论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的发生学关系
,

难道两种

或数种语言的语词拉在一起
,

看起来其中有一部分语词有点相像就可以说他们有发生学关系?

我确实怀疑这种论证和所作出的努力
,

它们的实际意义究竟有多大?

4
.

再回到介音的话题上来
,

有一点需要说明
,

在汉藏语系语言里
,

我们看到许多音位系统

里有聘化声母和圆唇化声母
,

这实际上就是介音
,

仅仅是音位系统的处理间题
,

我自己也把独

龙语里的介音 [
一

i
一

]
、

[
一 u 一

]处理为舌根声母的圆唇化和双唇
、

舌尖声母的聘化
,

这是出于为了使

音位系统里适当增加几个声母而大量减少韵母的数量的考虑
。

我们现在很少发现一种语言里

既有胯化和圆唇化声母
,

又有卜i
一

}
、

[
一 u 一

]介音
,

尽管我在本文一开头就主张在构拟原始汉藏语

时要严格区分作为复辅音后置辅音的〔一〕
、

〔
一

w
一

〕和介音〔
一

i
一

〕
、

〔
一 u 一

1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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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地址
: 1仪旧8 1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

《新疆文史论集》出版

著名突厥学家
、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耿世民先生的自选集《新工文史论集》于 2 00 1 年 6 月

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本文集所收录的 30 篇论文由耿世民先生从 自己已发表过

的近百篇学术论文中精选出
,

内容涉及语言文字
、

文学
、

历史
、

宗教和回鹤文文献研究五部分
。

其中
,

语言文字和回鹤文文献研究部分的论文有
: 《试论维吾尔与书面语的发展》

、

《哈萨克族

的文字》
、

《试论哈萨克语方言的划分》
、

《古代突厥文主要碑铭及其解读研究》
、

《回鹤文主要

文献及其研究情况》
、

《新班古代语文的发现和研究》
、

《古代龟兹
、

焉誉语》 和 《古代和阂塞

语 )
,

(两件回鹤文契约的考释 )
、

《敦煌出土回韵文献介绍 )
、

( 回鸽文
< 玄奖传 > 及其译者胜

光法师》
、

( 回鹤文
< 玄奖传 > 第七卷研究 )

、

( 回鹤文康尼教寺院文书初释 )
、

(元回鹤文 < 重

修文殊寺碑 > 初释》
、

( 回鹤文 < 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 > 研究》
、

( 回鹤文 ( 阿毗达磨俱舍论 >残

卷研究》
、

《回鹤文 < 八十华严 > 残经研究 》和《回鹤文 < 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礼赞经 > 残卷研

究 )
。

正文前有世界著名突厥学家
、

德国学者葛玛丽 (冯
·

加班 )教授作序
。

文集为 犯 开本
,

3 9
.

8 万字
。

李 飞


